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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架新新

笔随随

碟赏赏

漫步书林书林

眼睛多彩多彩

天下读书人甚众，然而未
必人人爱惜书。有些人论年
龄已非少小，但对于书仍像

“背起书包上学堂”的小儿郎
一样不知爱惜，一书在手，随
意折之卷之，或用于枕头，或
用于垫臀，或用于遮阳，或用
于扇风……欧阳修在《归田
录》中说钱思公有如厕读书之
习惯，而有些人则是如厕撕
书，由于出门无备，忽遇不测，
于四顾茫然，搜求落空之际，
只得撕书以解尴尬，或撕其扉
页，或撕其自认为不重要的章
节，待其出厕时，那书已不复
为完璧。由于这些人毫无惜
书之意，故经其阅览的书大多
面目全非，或书页尽卷，或封
面失踪，或书页残缺，甚至有
整本书赫然变成“活页”者。
一本书虽为唾涕手垢所污而

“体肤”仍然完好者，已属幸运
矣。

自己的书无论怎样糟蹋
作践，其损失只在自己。有些
人则视公为私，入阅览室、图

书馆必身藏刀剪，一遇己之所
需，便毫不犹豫地挖之剪之。
若是偶尔忘带工具，则整页撕
之，或干脆将整本书刊窃为己
有——既入宝山，焉有空回之
理！这些以“探宝掘金”为己
任者勤奋的结果，使得公用报
刊书籍变得不乏“天窗”，多有

“残疾”。
读书而不爱惜书者固然

很多，但自古以来，爱惜书籍
者也不乏其人。清人潘永因
在《宋稗类钞》中记有司马光
如何爱惜书籍的故事。这位
大史学家曾对其子云：“吾每
岁以上伏及重阳间，视天气晴
朗日，即设几案于当日，所侧
群书于其上以曝其脑（书脊），
所以年月虽深，终不损动。”又
云：“至于启卷，必先视几案洁
净，藉以茵褥，然后端坐看
之。或欲行看，即承以方版，
未尝敢空手捧之，非惟手汗渍
及，亦虑触动其脑。每至看竟
一版，即侧右手大指面衬其
沿而覆，以次指面捻而挟过，

故得不至揉熟其纸。每见
汝辈多以指爪撮起，甚非
吾意。”司马光正因为如此
爱惜书，他于独乐园藏文
史万余卷，晨夕批阅，虽数
十年，书籍之新，如未经手
触。元代大书画家赵子昂

在书跋中云：“聚书藏书，良匪
易事。善观书者，澄神端虑，
净几焚香，勿卷脑，勿折角，勿
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
作枕，勿以夹策，随开随掩，随
损随修。后之得吾书者，并奉
赠此法。”赵子昂不但自己爱
惜书籍，并对阅读其作品的人
提出了具体要求，观其所言，
其爱惜书籍的程度，似乎更胜
于司马光。

古代装订技术落后，爱惜
书的人无论藏书还是读书，都
要十分小心。而今，一本书若
是不被肆意蹂躏，一般不会像
线装书那样线断页散。像古
人那样年年将书搬到屋外去
晒，已无必要。但惜书的人总
是将藏书置于通风干燥处，以
防生霉；有的人还在书橱中放
入樟脑丸之类，以防虫蛀。惜
书者于开卷之时，虽不能像司
马光那样铺褥捧版，但总是要
注意一下书桌的卫生，有的人
还会在书下面垫上一张纸，或
是套上牛皮纸封皮，以防书的

封面受到磨损。而折卷涂抹，
随手乱丢，更非惜书者所为。
古人读圣贤书，往往要焚香净
手，这么做，大概除了表示虔
敬之外，恐怕还有使书保持洁
净的用意。现代人读书，焚香
已无必要（驱蚊倒是一法），但
净手仍非多余。人的工作与
日常生活多要靠手来完成，难
免沾染油渍尘垢，因此爱惜书

者为使书不受污染，于读书之
前多不厌洗手之烦，鲁迅先生
即是一例。

当然，爱惜书是为了能够
长久地读到完好洁净的书，也
即为了更好地读书，如果对书
爱惜到根本不读，只为装点门
面的地步，也就失去了爱惜书
的本意，与其爱惜书，还不如
去爱惜珍玩宠物或首饰行头。

我读书有个恶习，喜欢从
后面往前读，像一个人突然

“猫蝶之年”——这样说还不
贴切；像一个人生下就八九十
岁，他要凭空回忆八九十岁前
的生涯。我觉得这样读书几
乎就是杜撰，只是我深感乐趣
——读书无非一种乐趣，尤其
在当代，既不会有黄金屋，也
不会“有颜如玉”；但我怀念书
中自有黄金屋和颜如玉的前世。

书从后面往前读，仿佛先
到了绝处，然后估摸着绝处逢
生。于是这乐趣，读劳伦斯·
布洛克，读奥希兹女男爵，读
岛田庄司，读安伯托·埃柯，读
小说，自然要打些折扣，“石
出 ”明 摆 那 里 了 ，再 让“ 水
落”。也不一定。悬疑小说、
推理小说，一言以蔽之，凡小
说我皆认为是“恶作剧”，从后
面往前读，也是“恶作剧”，此
消彼长耳。把“恶作剧”带到
诗与散文的阅读之中，“乏恶
可陈”，诗与散文无所谓——
我读诗，偶尔从最后一行读
起，能测到作者心气，通天神
狐齐天神猴难逃尾巴之厄，方
觉也更觉神龙见首不见尾的
博大精深——从第一行读起，
是给这一首诗一件一件穿衣
服；从最后一行读起，脱掉衣
服，立地成佛，或者，仆地为
鬼。读散文，单篇的，我还没

从后面往前读的体验；至于散
文集，我是一概从后面往前
读。我很喜欢看人写后记。
我最怕自己写后记——写后
记之时，是写作者最为孤独之
际，朋友们一哄而散，你却不
能一走了之，这是你的家，你
得打扫：或许并不是孤独，是
倦意与烦。看人写后记是作
客，随时都能一哄而散的。

一边写着，一边看着，竹
峰他给我发来《空杯集》的电
子文档，我用鼠标一拉到底，
找着后记。他前两天发来的，
这个后记我前两天已经读过，
当时觉得不错，现在复读一
遍，还是以为好的：

我以前没出过集子。
这句突然的大白话里有

斩钉截铁的感叹、门庭萧瑟的
诗意。“真的很好”。

很好的一篇散文，就是很
好的一个句子。

我这样讲，不是炼句的意
思，也不是说一篇散文读完
了，让人能用一句话概括。一
个 句 子 和 一 句 话 完 全 两 回
事。我的意思是，一个句子是
一篇散文的发力点，至于这个
发力点在什么位置，那是忽东
忽西或无东无西的。比如“我
以前没出过集子”这句，就是
作为后记的开头，也是很好
的。“我以前没出过集子”，自

然段，空一行，再往下接，试试？
试试发力点的位置，它有时候是
群山中的空谷，它有时候是平原
上的孤山，要紧的是，要把发力点
看作“化书”一部——能把力都
转化为气的，便是上乘。力也
不见，只觉一片神气。

很好的一篇散文，就是很
好的一片神气。

说到了气。我以为好的
散文家要有旧气，要有厚气
……不读书不行，光读书也不
行。在中国，若要做个不错的
散文家，我猜测的读书方法是
从鲁迅、周作人开始，往明清
读，再往唐宋读，这些都是长
身体，读到魏晋，方知气的精
深，读到先秦，才解力的博
大。我这样说，隐约有我的偏
见，我当然不认为文章愈古愈
佳，从文章的角度看，先秦的
文章用力过猛（庄子除外），只有

魏晋人把力转化为气了，中国文
章的美开始美得真正独一无二。

关于竹峰的文章，收缩地
说，很中国散文，我想说的是
——不是用汉语写作的都称
得上是中国散文的。在我看
来，中国散文它要具备这两
点：山水韵，水墨味。我这样
说，并不指游记与书画记。大
部分游记与书画记常常没有
山水韵和水墨味。我说的是
中国散文的精神，是骨子。不
是新闻，是故事。中国散文就
是中国故事，故事里有两只兔
子，一只兔子是山水韵，一只兔子
是水墨味——一片神气山水韵，
一片神气水墨味，没完没了，无边
无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

这几年，我“鼎力相助”，
给朋友们写了一些序，“和气”
好像还没伤，因为朋友们包容
了我的乱写一气。

儿子小的时候，我和妻子偶尔有事都
外出了，将儿子一个人留在家中。孩子太
小，不放心，每隔一会儿，就打个电话，问
问儿子的情况。一接起电话，儿子就会焦
急地诉说：我一个人在家，好怕啊，我听到
楼梯有恐怖的脚步声，天怎么突然暗下来
了啊？末了，会带着哭腔问，爸爸妈妈，你
们什么时候回家啊？这时候，我们就会心
疼地哄他，宝贝，不要怕，我们已经在回家
的路上，快到家了。其实，我们的事情往
往并没有办好，
之所以谎称快
到家了，是给他
吃颗定心丸，壮
壮 他 的 胆 子 。
当我们终于回
到 家 ，刚 打 开
门，儿子就扑进了我们的怀里，好像他一
直就守在门边似的。

儿子长大一点了，上学了，我们工作
忙，将他单独一个人留在家的次数，也越
来越多了。那时候，儿子喜欢动画片，常
常坐在电视机前，一动不动地看上几个小
时。担心他这样看坏了眼睛，而且，老是
看电视也会影响学习，所以，我们限制了
他看电视的时间。可是，他一个人在家，
也无法监督他，只能经常打电话回家，询
问他在干什么，全靠他自觉。问完情况，
我会告诉他，我们已经在回家的路上，快
到家了。其实，离下班的时间，还早着呢，
之所以谎称快到家了，是想吓唬吓唬他，
让他做作业去。这一招挺灵，我们回到家
的时候，儿子往往规规矩矩坐在书桌前，
埋头做作业呢。有时候，回家后我会悄悄
摸摸电视机的温度，果然是凉的，说明电
视真的已经关了比较长时间了。

儿子上初中之后，迷恋上了电脑。为
了控制他的上网时间，我们将电脑设置了
密码。但我知道，为了便于我们自己记
住，我们设置的密码往往很简单，儿子很
容易就能够破解，有聊胜于无吧。当然，

我们还有杀手锏，那就是，每隔一段时间，
打个电话，问问他在干什么，然后告诉他，
我们就快到家了。每次一听到我们快到
家了，儿子就会匆忙挂掉电话，说看书去
了。我想象着他手忙脚乱地奔到电脑前，
关机的样子，哑然失笑。有一次，打完电
话，我们真的很快回到了家，却吃惊地发
现，儿子正在电脑前酣战，对我们的开门
声和脚步声浑然不觉。这小子，原来是跟
我们玩迷藏耍计谋啊，难怪每次我告诉他

快到家了，他都
会“哦哦”地应
答着，原来他早
就识破了我们
的伎俩。“我快
到家了”，失灵
了。

儿子读大学了，第一次离开家，独自
去闯荡了。快放假的时候，我们就在家里
盘算着，他什么时候开始放假，坐哪个班
次的火车回来，什么时候到站，什么时候
转公交车，什么时候能够到达小区门口
……儿子怎么还没回来呢？赶紧打个电
话问问。儿子一遍遍地告诉我们，放心
吧，他已经在回家的路上，就快到家了。
那一刻，忽然意识到，儿子真的长大了，就
像长了翅膀的鸟儿一样，他已经离开我
们，在自己的蓝天里翱翔。是的，从此之
后，将是他打电话告诉我们，他正在回家
的路上，他快到家了。

这让我惊喜，也让我伤感。孩子终于
长大了，他在外面学习的时候，他在外面
工作的时候，他在外面应酬的时候，他在
外面约会的时候；或者夜深了，放假了，过
年了，他妈妈过生日了，我们哪个生病了
……他会打电话告诉我们，他已经在回家
的路上，他快到家了。无论在什么情况
下，儿子快到家了，这对我们来说，都是多
么激动的一刻啊。

“我快到家了！”恍然明白，那是无尽
的期待，也是我们温暖的承诺。

爱书古今谈
梅桑榆

如何走进大师内心
谢 挺

我读书时就接触过至少两种
吴清源的传记，一本是他的口述
史《中的精神》，另一个是国内作
者的演绎。虽然同一件事同一个
细节，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感受认知都截然不同。不过作为
一名划时代的东方文化的集大成
者，多维视角的研读可以辅助我
们了解的不足，至少可以弥补单
一或者自我角度带来的缺失——
田壮壮的电影《吴清源》就是一个
有益补充。

这部电影拍摄时，我就在暗
忖它的难度，不仅吴大师一生曲
折传奇，就是大师精湛的棋艺如
何展现也是个难题（有一位国手
说世上真正懂围棋的不过四五百
人），就说十番棋，虽似擂台，也是
听上去的热闹，比起身体打斗，大
脑的较量如何让人理解？甚至，
我有些担心，影片会不会把吴大
师简单地理解成一名爱国主义
者？这并非我多虑，一些传奇故事就
是用这种方式来刺激读者的心跳的。

电影把这些问题都绕过去，
创作者中有位重量级人物，阿城
——同样是个文化异才，几十年
前他的代表作《棋王》正与棋有
关。我以为《棋王》中冲淡平和的
道家智慧，也在影片《吴清源》中
得到了延续。吴清源神游物外的
至人境界，非常人能体验，同时他
特殊的际遇，也不是后辈棋士所
能经历的。如何抚慰灵魂的痛
苦，又如何面对内心的执著？这

显然是作
家关心的
问题。在
这一层面
上 ，吴 清
源与一位

普通人没有差别，也是在这个层
面，吴清源才是可以被理解的。

于是电影跳过了吴清源如何
进入日本的经历，直接呈现的就
是吴清源与秀哉名人的旷世对
决，但这局棋的结果影片并没有
交代，转于叙述吴清源因精神压
力而开始投身于宗教的修行。

事实上，影片对吴清源威镇
东瀛的历程，讲述都是蜻蜓点水，
片断、印象似的，关注的笔墨一直
停在大师的内心。从他追随一位
日本民间教派教主，到与她分道
扬镳，其间唯一的亮色就是遇到
了他后来的妻子和子。

吴清源在传记中说自己一生
只做了两件事，真理、围棋。而真
理排在前，足见胜负世界不过是
他求“道”的一个手段。事实上吴
清源后来的一些赛事，也的确是

“教主”为他安排的，而他自己一
直视“修业”为第一要务，无论战
时还是和平时期，包括生病，甚至
下棋时，感觉中吴清源与自己的
追求没有稍许的离开——或许这
对吴清源个人来说，对他的灵魂
来说至关重要，而对广大的观众，
非棋迷，甚至“吴清源”都不知何
许人的新新人类，这部分内容当
然不足以形成刺激的。但这又的
确是一位扎根于华夏文化，吸纳
东瀛文明，最后经过苦修，而傲然
成为东方文化集大成者，一位划
时代的大师最最核心，也最为动
人之处。

猫蝶之年

南京古玩店的老板楚风
是古文字学泰斗凌茹凯的得
意弟子，他的家中世代守护着
一本诡异的狼皮天书。

新疆的罗布泊地区出现
了神秘的巨大石碑，楚风应恩
师之邀，准备与丝路考古队一
起前往实地考察。不料刚出
发就遭遇到了一群猖獗的盗
墓贼，另有不明身份的人连番
追杀，楚风和考古队与他们斗
智斗勇，却意外发现了一座古
墓。古墓坚不可摧的墓门上

刻着新疆第一秘符和一行古
文字：这是楼兰王的安息之
地，冒犯者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作者昆石，家学渊源，启
蒙即读《周易》。7年的记者职
业生涯，深入新疆大地，足迹
踏遍了新疆境内的各个角落，
掌握第一手的考古、民俗、民
族等资料。作者又查阅了大
量的书籍和资料，并大胆假
设、推理，使此书在精彩故事
的同时，融合了非常丰富的有
趣的专业知识。

《大昆仑——新疆秘符》
王溪桃

孙道荣

我快到家了

读《空杯集》
车前子

妹妹家乡弯弯的河（国画） 李义水

秋山红树图（国画） 郭 峰

“该二十五周岁了。”
这张照片上是个瘦削的年轻人

严肃的脸，不久以前得白血病去世
了。敏谦精神恍惚地看着这张照片。

我看着敏谦那饱经沧桑的脸，这
个女人的一辈子是怎么过来的啊？
她在中学时代就为革命战斗着，到后
来为建设一个正义的社会贡献出了
她的一切。我真想细细地了解她的
一生。

就在这时，外面有人敲门了，原
来是迪谦到了。跟在迪谦后面一起
进来的是一个静悄悄的妇女，她轻轻
地踮着脚尖进来，右手拎着个网兜，
里面用报纸包着一个像鞋盒一般大
小的东西，把它小心地放在衣橱旁
边。难道会是送给我的礼物吗？我
想。她是迪谦的夫人张云湘。

“来，坐下来。”敏谦请他们两个
人坐在沙发上，只有迪谦坐了下来，
云湘和我保持着一定距离，和敏谦儿
媳妇范冰坐在床沿上。

小锋又开始给大家倒茶，但是脸
上的表情和我们刚刚
来时完全不一样了，
不说话耷拉着头，这
时别的人也都低下了
头 不 说 话 。 我 很 纳
闷，不明白是怎么回
事。

愚谦看着衣橱旁
那 个 网 兜 里 的 纸 盒
说：“真感谢你们还等
着我。”语气沉重。

我的呼吸开始急
促起来，我觉得这沉
重的气氛和网兜里的
盒子有极大的关系。

“当然应该等着你。”哥哥轻轻地
说。

“你的哥哥和姐姐等着你干什么
呢？”我用德文轻轻地问着愚谦。

“等着我一起埋葬母亲的骨灰。”
“难道那个网兜里的盒子装着你

母亲的骨灰吗？”
“是的。”
“你的母亲三年前就去世了，为

什么他们一直不埋葬这些骨灰呢？”
“每一个最亲近的人都可以处理

自己家人的骨灰，而我的兄姐把骨灰
带回了家，是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和我
一起把它埋葬。”

“问题是……”小锋对愚谦说，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
地方来埋葬它。”

愚谦忽然冷笑着站起来，在这个
小房间里走来走去大声地说：“我们
中国人自古以来是最重视家庭关系、
民族和谐。现在，在资本主义的西方
世界，他们非常注意保护私人墓地，
有的修整得比公园还漂亮。在那儿
人们埋葬自己的亲人，还经常回去悼
念。而在我们中国，宣传得很好听，

可是家人故去了，连一个安静休息的
地方都找不到。”

“你说什么啊！”敏谦开始生气起
来，“当然中国也有公共墓地，我们已
经为娘找到了一个地方，但是我们觉
得等你回来以后再安葬会更有意
义。”

敏谦所说的公共墓地是在北京
八宝山公区墓地后面的一座荒山上，
那是一个没人管的地方，愚谦请人刻
下了碑文。愚谦、敏谦、迪谦、小锋和
两个强壮的堂兄弟租了一辆面包车
把我们带到了那座秃山上。这里到
处都是横竖躺倒着的墓碑和碎石。
小锋找到了一块面向南方的比较平
坦的高地说：“我看这里风水很好。”

这里土地既干燥，又冻得硬邦邦
的，男人们用镐头和铁锹忙了半天才
掘出一个洞，把母亲的骨灰盒安放下
去。立的墓碑上写着“亲爱的母亲言
忠芸之墓”，下款落了他们三个孩子
的名字。在他们静默追悼时，每个人
胸前都挂了一纸白花。愚谦走上前

去跪在石碑前，眼泪
扑簌簌地涌了出来。
他这一辈子欠母亲欠
得太多了。愚谦一直
对我说，他之所以有
今天，有这样的知识
修养和为人的诚实大
方，都是拜母亲的教
育之赐。母亲一生清
廉，为培育三个子女
受尽千辛万苦，但是
他非但没有报答母亲
的养育之恩，反而狠
心不辞而别，远走异
国他乡，给母亲留下

了多少精神创痛！愚谦未能在她生
前报答，也没有机会见慈母最后一
面，他心中的痛苦可想而知。他常常
对我说，一个国家就因为子民对政策
持不同看法，就把他逮捕或不让他回
家探亲，这是最大的残忍和没人性。
现在，中共改变了政策，愚谦终于回
来了，但是已经晚来了一步。就让他
在墓前把他心中的悲哀和要对母亲
说的话全部释放出来吧！

亲爱的中国妈妈，我的婆婆！我
虽然没有见过您一面，但是您的伟大
情操、您对儿子的教育和爱、您的宽
大胸怀，都唤起我无限的尊敬。您是
我的榜样。我一定会好好照顾您的
儿子。安心吧！亲爱的中国妈妈！

周恩来并没有发脾气
根据中国传统的农历，中国的春

节，也就是中国新年，就像我们西方
人过圣诞节一样，到了这个时候，大
部分人都回家团聚。我的公公希望
在大年除夕让他所有的小辈，儿子女
儿侄子侄女一起来家吃年
夜饭。下午四点钟，这个家
就开始热闹起来了。 36

众人浏览了一遍古地图暗盘交
易的相关档案卷宗及主要玩家：档案
里有一份给玛拉的联络名单，上面列
出了十五个可能对世界稀有地图感
兴趣的掮客、商人和收藏家，还有他
们的地址——艺术品窃贼很可能已
经把地图送到了对地图感兴趣的某
人手中。名单很短，因为古地图的市
场很小，即使是极有价值的地图也一
样。凯萨琳还附上了一份关于地图的
简史，好让玛拉了解这张他们知之甚
少的地图在整个制图史上的地位。假
如那个考古学家对这张地图的描述
属实，那么这张图真的可以带来令人
震惊的重大发现。

她的目的地是中国西安最接近
那个偏远考古遗址的机场，中途玛拉
会在香港稍作停留——她打算利用
这个机会接触其他的几位联络人。

玛拉穿上旅行时惯常的服装，她
还有几分钟的时间等车子来。

清晨的微光洒在相框上。玛拉去
擦祖母相框上的灰尘
时，看见了壁炉上的
画，这是出身毕兹雷
的贵妇莉莉安·乔伊
丝的遗赠。玛拉和莉
莉安因为调查毕兹雷
拍卖会不可告人的恶
行“蛹之生”一案，变
得熟悉起来。但玛拉
没想到她们跨阶级的
友情，值得莉莉安慷
慨地留给她这幅画和
一笔信托基金。

她退后一步，细
细品味它。画里衣着
华丽，戴着一条闪亮、硕大珍珠项链
的老妇人，也回望着玛拉。双手叉腰
的不寻常姿势挑战着观众的审美观，
完全显示出她的权威感。

这幅肖像让玛拉想起了莉莉安，
以及她最后的鼓励：与其在商业的律
师事务所这只大怪兽底下当个小喽
啰，不如另起炉灶闯出自己的名堂。
尽管玛拉感到很骄傲，但她不晓得莉
莉安会怎么看待她的这间公司，以及
他们物归原主的工作项目。不过可以
确定的是，她如今的工作本质上是利
他的，而她也完成了莉莉安的临终遗
言，把藏在毕兹雷保险箱内那些纳粹
掠夺的艺术品，还给了它们真正的主
人。

屋里的电话响起，车子已经到
了。玛拉从米拉德的画和自己的沉思
中回过神来，把行李袋收拢，走出门。

中国——香港
香港机场海关处，出入境的旅客

排成了一条长龙。
玛拉跟着队伍往前移动。在行李

转盘处提取行李后走了出来。
半岛酒店派来的绿色劳斯莱斯

幻影轿车正等着他们。玛拉坐进宽敞
的后座。幻影驶进半岛酒店半圆形的
车道。

穿白色制服戴白色帽子的大厅
服务生，带她进入春月餐厅。

玛拉一面呷着绿茶，一面翻阅档
案。不久，她那位高大醒目的用餐同
伴便朝她的桌子走来。他是王保罗，
哈佛毕业生，当过华尔街的理财专
员，父亲过世后才返回香港经营家族
的古董生意。

“保罗，真高兴见到你。”
“玛拉，只要不是你的调查目标，

我永远都很高兴见到你。”玛拉第一
次跟保罗碰面，是为了寻找一座唐朝
年间的大理石狮雕刻，也许是保罗的
父亲还在世时他们公司经手过的一
件古董。之后，因为那件物品与玛拉
的案子没有进一步关联，因此她对王
家庞大的古董交易帝国，选择睁一只
眼闭一只眼——保罗显然对此事深
表感谢。从此以后，每次她来亚洲公
干时，只要不威胁到他家族的营生，

保罗都会竭力帮她一
把。

“玛拉，是什么
风 把 你 吹 到 香 港 来
的?”

“不知道你是否
听到一些关于失窃地
图的传言。”

保 罗 咯 咯 笑 了
起来：“我每天都能听
到 关 于 失 窃 地 图 的

‘传言’，还有其他的
事情。”

玛 拉 也 笑 了 ，
“抱歉，我应该说得更

明确一点。我要找一张中国人在十五
世纪初以他们当时对世界的认识所
绘制的地图——你知道的，就是亚洲
和部分非洲。”

“而你认为这张地图在这里?”
“我认为它最近在这儿出现过，

但不确定它现在在哪儿。”
他一脸疑惑地望着她：“你要找

的东西真奇怪。”
“为什么?”玛拉渴望知道更多关

于制图史和窃贼的事，而她也知道，
做杂货生意的保罗，肯定有一些有趣
的小道消息。

“嗯，首先，据我们所知，十五世
纪初期根本没有人制作过这种世界
地图。”

“真的吗?”玛拉已经在档案里读
过这些，不过她还是想听保罗的看
法。

“是的，这点我很确定，除了早期
一些不怎么正确的地图，以及地理学
家阿尔·伊迪利斯在十二世纪制作的
简易阿拉伯海图之外，一般所
认定的世界地图，是十五世纪
中期以后才出现的。” 3

连连 载载


